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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扣长城“病症”典型，为它治病，也是在技术、方法、机制等各方面探索、积累经验的

过程。虽然每一段长城的情况不同，但箭扣长城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北京怀柔城区30公里开外，有段形如
“满弓扣箭”的长城，人称箭扣长城。不同
于早已完成修缮、游人如织的慕田峪、八达
岭长城，箭扣长城是北京最负盛名、尚未开
发的“野长城”。驴友们最钟情于它，总想
偷偷上山当回“好汉”，一睹箭扣长城险峻
雄奇的“野味”。

一大清早，63岁的“好汉”程永茂拄着
一根树枝做拐，从山脚下的雁栖镇西栅子
村出发了，他的目标是箭扣长城的“北京
结”。不过，他不是猎奇探险的驴友，而是
去给长城“治病”的。

眼下，箭扣长城修缮工程二期正在施
工。此前，工程一期，最著名的天梯和鹰飞
倒仰两段1003米已修复完工。今后3年，
北京将有2772米的长城和17座敌台敌楼
将集体完成修缮。

按照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的说
法，箭扣长城的修缮遵从“最小干预”理念，
首次借助无人机、传感器等手段进行长城
保护和监测，并将考古环节纳入方案设计
阶段。“在历次长城修缮工程中，这些理念
和技术上做出的尝试都具有开创性。”

修缮长城非干不可

箭扣长城兴建于明代，东达山海关，西
通嘉峪关，西南连接八达岭、居庸关，在古
代占据险要的军事地位。箭扣长城所依的
山体走势非常陡峭，有的几与地面形成90
度夹角，牛犄角边、刀把楼、将军守关、鹰飞
倒仰……听听这些沿线的名字，就能对这

段长城的惊、险、奇、特、绝略感一二。
人们说它是“万里长城最险段”，当年

兴建困难，如今修缮也不易。从西栅子村
出发，有一条1000 多米长、山势较为平缓
的土路，小型农用车拉着原料——长城砖、
泼灰等可以勉强通过，到达山腰上的物料
临时堆放点。再往上，山路变得狭窄而陡
峭，人走一不小心脚就会打滑。农用车派
不上用场，物料只能由骡子往上驮，一块方
砖 30 斤，骡子每次驮几百斤的重量，每天
上下山 6 趟，累得经常趴在地上。到达长
城底部后，出于保护的需要，骡子不能再往
上走，物料只能由人往上背。“一次两块砖，
后背都能磨破皮。”程永茂说。

他是怀建集团总工程师，修缮长城的事
一干就是15年。一两个小时的山路，记者走
得气喘吁吁，程永茂却如履平地，每周他都
要上山查看修缮进度和质量三四次。在他看
来，再苦再累，修缮长城的事非干不可。

看似坚固的长城抵不过岁月侵蚀。大
自然的风霜雨雪，再加上人为破坏，箭扣长
城出现了墙体坍塌开裂、地面破碎残损等
情况，长城的结构稳定受到威胁。“正在修
缮的编号为151的敌楼，原本有2层高，修
缮以前完全被黄土掩埋，上面还盖满了碎
石和杂草。”程永茂说，如果不修复，子孙后
代有可能就看不到老祖宗留下的伟大奇迹
了。从另一个角度说，箭扣长城虽然没有
对外开放，但每年都有驴友慕名而来，长城
存在安全隐患，驴友不知深浅地攀爬很容
易受伤甚至威胁生命安全。因此，重修箭
扣，对它进行必要的加固、修复，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微创”手术缓解损伤

修缮前的 151 号敌楼二层已经坍塌，
不过，这次的修缮并没有将它重建，而只是
用槽钢进行加固，防止敌楼日后发生进一
步坍塌。顺着151号敌楼向“北京结”的方
向行进，程永茂突然发问，“你看得出哪一
侧的墙是刚刚修过的吗？”见记者仔细观察
后仍然说不对答案，程永茂得意地笑了。
他指着其中的一侧说，修缮时他们没有添
一块新砖，只是把散落在周围的旧砖按照
古代工艺重新砌好。“看不出活儿”是程永
茂追求的状态。

细节的背后，体现着修缮理念的改
变。过去，一些长城在修缮过程中，地面常
常要修得非常平整，有缺砖的地方要补上
新砖，旧砖碎了还要挖走再补新料，有的地
方甚至出现“过度修复”现象。这次修缮箭
扣长城，情况变了。程永茂指着一段坑洼
不平的地面说，只要不影响长城本体安全
和人员安全，这里就不会添加新砖。

这体现的正是“最小干预”理念。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在历史进程中，长
城受到自然灾害、战争破坏等影响，逐渐呈
现为今天以遗址为主的状态。坚持“最小
干预”，便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维持长城
的保存现状。他进一步解释，对于绝大多
数长城点段，都要按照考古遗址进行现状
保护，延缓消失速度，尽可能避免工程干
预。对于价值突出、具备开放条件的长城
点段，要按照不改变原状、最低程度干预原

则进行修缮，保护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
及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避免不当干预，杜
绝重建、新建长城现象。他有个形象的比
喻，“能不动手术就不动手术，如果非要动
手术，最好是微创手术。”

程永茂说，目前修缮采取的干预措施
主要是解决影响长城安全的病害问题，特
别是影响结构稳定性问题。除此以外，最
重要的是解决长城的排水问题。“长城最怕
窝水，一窝水就可能出现冻融，墙体膨胀开
裂。”

值得一提的是，箭扣长城的修缮特别
引入了考古环节。程永茂介绍，在修缮152
号敌楼时曾发掘出20多枚石弹、7枚石雷，
所有出土文物都进行了登记并移交怀柔区
博物馆收存。

社会力量不可或缺

箭扣长城的修缮牵动着各方关注的目
光。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的话说，箭
扣长城保护维修工作展现了长城保护的理
念演变、模式创新和技术提升。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箭扣长城“病症”
典型，为它治病，正是在技术、方法、机制等
各方面探索、积累经验的过程。虽然每一
段长城的情况不同，但箭扣长城可以提供
一个重要的参考。

按照程永茂判断，箭扣长城所在的北京
段长城还算保存相对完好的。据统计，目前
我国各时代长城资源分布在 15 个省（区、
市）的 404 个县（市、区），各类遗存总计
43000余处（座/段）。公开资料显示，全国
长城中，墙体设施保存比例为二分之一以
上，墙基、墙体留存比例为四分之三以上的，
属于保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仅占总数的
12.3%。这意味着有大量长城段亟待修缮。

今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联合印发了《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从全局
角度对今后长城保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明示了“不改变原状”“最低程度干预”“预
防为主”等保护维修原则。箭扣长城正在
实践的，将同样体现在日后其他长城段的
修缮过程中。

工程以外，箭扣也在探索适合长城保护
的新机制。保护长城需要大量资金，宋新潮
介绍，当前资金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
中央财政资金；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资
金；三是社会资金。据了解，从 2016 年开
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保护长城加
我一个”全民公募项目，这是国内首个利用
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用于长城文物本体保
护维修的一个公募项目。此次箭扣长城保
护维修所需资金，正是来源于社会募集。

长城的分布范围很广，保存环境又特
别复杂，单靠文物部门一家的力量无法有
效解决长城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势在必行。在宋新潮看
来，社会力量参与不仅体现在资金上，更体
现在“人”这个因素上。按照《长城保护条
例》第16条规定，国家文物局出台了《长城
保护员管理办法》，督促指导地处偏远、没
有利用单位的长城段落所在的当地政府或
者其他文物主管部门要聘请当地群众担任
长城保护员，对长城进行巡查看护，并对长
城保护员给予适当补助。“长城保护需要得
到更多人关注。国家文物局积极支持和鼓
励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长城保护、展示
和社会教育等相关工作中，一起保护好我
们共同的长城。”宋新潮说。

在江西省南昌市中华宣

纸刺绣研究所，一位年过半百

的老先生穿针引线，以宣纸为

载体，一来一往绣“乾坤”。这

位老先生叫顾玉纯，是“顾家

纸绣”第九代传承人。“顾家纸

绣”诞生于明代天启年间，是

顾氏家族内传手工技艺。30

多年来，顾玉纯深入揣摩革新

材料，探索刺绣新技术，连续

研发了丝织品刺绣工艺、丝绸

宣纸刺绣工艺、陶瓷刺绣工

艺，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

这些技术均填补了刺绣业界

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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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技术如何发展，电影依旧是关于人的
艺术，关于人心，也关于人的生活。只有“人”，
才最能打动“人”。

所以，在去年戛纳电影节拉开帷幕之前，来
自黎巴嫩的《何以为家》早早成了当届的大热门
——鲜有一部小众电影在尚未展映时，即获得
各国片商的普遍青睐。所以，如今面对《复仇者
联盟4》的来势汹汹，《何以为家》逆流而上，在我
国院线上映10天拿下超过2亿元票房的同时，
带给大众眼泪与思考。

《何以为家》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一个约12
岁的男孩赞恩，决定把他的父母告上法庭，罪名
是“他们生了我”。这便是电影的开篇，其间的
一幕幕都直指“生与养”。“约12岁”，是因为赞恩
没有出生证明也没有身份证件，父母生了太多
的孩子，根本不记得任何一个的出生日期，这个
年龄还是因犯罪被关进少年监狱时体检估算出
来的——赞恩的父母生而不养。

赞恩生活的那条街上，很多孩子跟他一样，
拿木棍、铁棒做的“武器”当玩具，不去上学也不
识字，小小年纪打工赚钱供养家庭。女孩儿经
历初潮后被“嫁”掉改善原生家庭的生活，赞恩
的妹妹萨哈就是其中一个——更多的父母生而
不养。咬牙坚持了很久，赞恩最终还是卖掉了
更小的孩子，也如父母般用锁链锁住了毫无血
缘的“弟弟”——生而不养的悲剧或许还将重复
上演。

说实话，《何以为家》的确小众，但跨越文化
背景的尖锐与真实则很大众。正像其导演娜
丁·拉巴基所言，“就生产和位置来讲，这绝对是
部黎巴嫩电影。然而，这个是针对所有没获得
基本权利、教育、健康和爱的人的故事。这个世
界里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症状，是世界上每一
个城市都可能面对的命运”。

为了这份尖锐与真实，娜丁·拉巴基用了整
整 3 年的时间去调研，采访街头巷尾流浪的孩
子，了解他们的日常状态，“因为我无权凭空想
象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只能亲自看，并把这些记
录下来。”接着，找了一群有类似生活经历的非
专业演员，进行了持续6个月的拍摄，积攒了超
过520个小时的素材，花费了2年做后期剪辑，
才有了如今呈现的故事。

当《何以为家》剥离了一切修饰和滤镜、向
真实无限靠拢，“小众”也就征服了“大众”。具
体到我国观影人群，故事的发生地和战乱环境
是陌生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是陌生的，但“生与
养”的情感是共通的、希望与改变的诉求是真实
的。近年来，国内关于父母资格讨论的热度居
高不下，就是“共通”与“真实”的佐证。从这个
角度来说，《何以为家》又像是“最熟悉的陌生
人”，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的情愫，吸引着我国
观众成了被征服的“大众”中的一部分。

《何以为家》的结尾，赞恩有了合法身份，嘴
角永远下垂、眼神中透露着哀伤的他第一次拍
证件照时笑了，笑得像极了一个只有12岁的孩
子，笑得让人足以忘记他之前经历的苦难。银
幕之外，这群非专业的儿童演员，也大多有了住
的地方、有了可以读书的学校。谁说电影不可
以改变世界？虽“小众”亦“大众”的《何以为家》
产生了难能可贵的意义，但我们希望这只是改
变的开始，更希望“每一个勇敢的小孩，都能被
世界温柔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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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工人们正在修缮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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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好汉”程

永茂坚持修缮长城

15年。 张 雪摄

右图 箭扣长城 （新华社发）


